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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 

黃克武 

摘 要 

近年來隨著《蔣介石日記》等相關史料的出版，揭露了他以往不為人知的

私人生活與內心世界。其中，《蔣中正總統五記》一書中的「省克記」，是屬於

蔣氏自我反省的相關記載，這些史料反映了蔣介石如何修身，以及其修身思想

與治國理念之間的關係。本文分析蔣介石的省克思想的淵源與實踐。蔣氏省克

思想一方面源自所研習的宋明理學，另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靈修的影響。蔣介

石幾乎每日都進行對於個人道德缺失的反省活動，包括個人心性修養和知識、

行事等方面的缺失。他藉由中國傳統「功過格」的悔罪方法，以及一套細緻有

效的記憶術，反覆提醒自己，吸取失敗經驗以自新。此外，蔣氏的省克對象還

包括夜晚的夢境，及其反映出心中的恐懼與期待。蔣氏之省克生活顯示他是一

個道德感很深，且責任心很重的人。此一人格特質與思想傾向，是他能成就一

生事業的重要因素，並對 1949年之後，以「倫理」來搭配五四運動所揭櫫的「民

主」與「科學」，作為中華民國國家建構之基礎，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省克、宋明理學、基督教、記憶、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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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ultivation and Statecraft── 
Chiang Kai-shek’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ontrol in His Daily Life 

Ko-wu Huang* 

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of Chiang Kai-shek’s diary and publicat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such as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Five Records (Jiang Zhongzheng 
zongtong wuji), we are amply helped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his private life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 public behavior. This paper uses “Xingkeji” (the Record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ontrol) in the Wuji as the major source for analyzing the 
origins of his xingke ideas and practices. Chiang’s notion of xingke was based on two 
foundations: his Neo-Confucianism and his Christian background.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Neo-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and Christian introspection, Chiang 
examined his moral flaws and other serious malpractices. He adopted a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correcting oneself known as “the evaluation of merits and 
demerits”(gongguoge). Besides, he also developed and used persistently a 
meticulous and effective mnemonics to remind himself of lessons of failure for 
self-improvement. Furthermore, Chiang’s xingke included the dreams that he had as 
reflections of his daily expectations and fears. All of these practices reveal very 
probably that he was quite an introspective, moral, and responsible person. These 
traits and practices seemingly aided his career. After 1949, as President, his character 
also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as he added “ethics” 
to the twin objectives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as advocated by May Fourth 
scholars as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s to construct a modern Chinese state. 

 

Keyword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ontrol, Neo-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mnemonics, dreams 

                            
*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c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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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 

黃克武** 

壹、前言 

隨著《蔣介石日記》的公布，以及與此相關的史料如《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等書的出版，揭露出蔣氏的公私生活與內心世界，

也使我們得以觀察到以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面向。1 這一批史料尤其顯示了蔣氏在

「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種種思考與行止。2 其中，《蔣中正總統五記》

一書中的「省克記」收錄了蔣氏日記之中關於自我反省的記載，這一部分的史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到蔣介石如何修身，並思考其修身與治國之間的關係。3 

「省克」即《論語‧學而》所謂：「吾日三省吾身」中的自我反省，省克二

字為宋明理學的專有詞彙，指省察與克治，亦即：反省與體察關於自我行為中的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蔣介石對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928-1949）──蔣介石的倫理觀念與實

踐」部分之研究成果，承蒙許秀孟與趙席敻同學協助蒐集史料，又得到兩位匿名審查人之指正，

敬表謝意。 
 收稿日期：2012 年 4 月 3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 年 7 月 9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之起迄年代為 1927-1949 年，其間略有缺漏。該套書由國史

館自 2003 年開始陸續出版，已出版 60 餘冊。全書共計 82 冊，預計將於 2012 年底出齊。黃自

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臺北：國史館，2011 年）。此叢書包括「愛記」、「學

記」、「游記」、「省克記」、「困勉記」（上、下冊）。 
2 有關近代中國公與私的複雜關係，請參閱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

的重建》（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年）。 
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臺北：國史館，2011 年）。亦可參見黃克

武，〈省克記的史料價值〉，《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2012 年），頁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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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透過檢討與修正的動態過程，以達到個人境界的提升。蔣氏省克觀念主要

源於宋明理學中的王陽明學說，不過他在信仰基督教之後，又將理學之修身與基

督教之信仰綰合為一，4 是以蔣氏省克思想同時包括傳統理學與西方基督教兩方

面的淵源。本文將依賴蔣氏《日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與《蔣中

正總統五記》中的「省克記」、「學記」等材料，對蔣氏的省克生活作一描述與分

析，並進而思考其歷史意義。 

貳、蔣氏省克思想的淵源──理學與基督教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主要奠基於其自幼所研習之宋明理學，尤其是其中的陽明

學說。對蔣介石來說，它是王陽明心學之中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人生

哲學的一個環節。王陽明思想首揭「致良知」，以良知做為行為準繩，良知之於

人，其功能類似「舟之有舵」，能引導吾人朝正確之方向前進。根據陽明哲學，

在人們決定「致良知」的人生方向之後，接著有三個「行」方面的功夫：第一是

「居敬存養」，按照王陽明的解釋，「居敬」便是存養工夫，以敬來存養其心，亦

即「存養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簡稱省克），指在道德修養上先要

求自我反省，識得病根所在，然後再做真實切己的「克己」工夫，以克除人欲，

這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破心中賊」；第三是事上磨練，指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識的

培養必須在具體的實踐中得到運用和體認。在上述修身理念之中，「存養」是積

極的作法，以「立其大者」，而「省察克治」則是消極的作法，重點在於檢討生

活的缺失。最後存養與省克的工夫必須落實於具體的生活與事功之上，才算達成

了修身之目的。 

蔣介石的省克思想雖受傳統理學觀念之啟迪，不過也有一些新的成分。誠如

拙文所述，蔣介石的陽明學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接續了梁啟超所開創的一種結合了

                            
4 陸寶千，〈蔣中正先生對王陽明與基督教之綰合〉，收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論集編

輯委員會編輯，《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論集》（臺北：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

論集編輯委員會，1986 年），頁 162-187。作者認為蔣氏將基督教的上帝與陽明思想中的良知

結合為一，是將基督教陽明化，故天與上帝俱在心中，而敬上帝乃致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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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江右王學」與日本明治時代作為近代國家倫理基礎的近代陽明學的思想

系統。5 因此，宋明理學，尤以梁啟超所開創的近代中國陽明學，奠定了蔣氏以

修身為基礎、進而以日本明治時代為典範，建立一個以倫理思想為根基的現代國

家。6 在此情況下，梁、蔣兩人採取類似的修身方式，就不足為怪了。梁啟超於

1902 年出版的《德育鑑》一書中，即有「存養」與「省克」兩章。梁啟超在「存

養」篇指出：「修證之功有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貫」；在「省克」

篇亦曾說明：「克治與省察相緣，非省察無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於省察？

既能存養以立其大，其枝節則隨時檢點而改善之，則緝熙光明矣。」7 可見存養、

省察與克治三者是分不開的。蔣介石的想法與此相同，他所謂的省克，正是結合

了存養、省察與克治三者。在其私人生活之中，省克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

蔣介石每天例行性的工作。 

蔣氏省克思想的基礎雖在陽明學，8 然後來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又使他的思

想發生一個重大的變化。1930 年 10 月 24 日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受洗當日，他

曾表示：「在上海受洗禮後，曰：人慾至今，橫流已極，幾無止境，欲防微杜漸，

亦無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種高尚和平之信仰，克自戒勉，或足挽救世

道人心於萬一。余為革命黨員，今又受耶教洗禮，故三民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

仰，耶穌教義乃余精神惟一之信仰，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己，永矢

                            
5 用梁啟超的話來說，王陽明之後弟子分為兩派，一重本體（王龍谿、王心齋一派）、一重工夫

（聶雙江、羅念庵一派），後者即為「江右王學」。梁啟超說：「若啟超則服膺雙江、念庵者。」

梁啟超，《德育鑑》（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79 年），頁 30；狹間直樹，〈關於梁啟超稱

頌『王學』問題〉，《歷史研究》，1998 年第 5 期，頁 40-46。 
6 黃克武，〈蔣介石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收入黃自進編，《蔣介石與

近代中日關係》（臺北：稻鄉出版社，2006 年），頁 1-26；黃克武，〈蔣介石與梁啟超〉，收

入呂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北：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年），頁

121-138。 
7 梁啟超，《德育鑑》，頁 46、74。 
8 蔣介石不但早年在日本接觸到陽明學，而且在 1932-1943 年間密集地閱讀《明儒學案》，例如

1933 年 1 月 9 日他曾記載：看《王陽明語錄》，曰：「近日看此，深知存義未發之中之為重要；

但時刻用工，而放心暴戾愈甚，《無論講演間談》，常不自覺而至失言失態，事後悔悟無及；

若不再從存養省察，益加努力，則暴棄殆盡，何以立業？何以修身？戒之！」黃自進、潘光哲

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1933 年 1 月 9 日，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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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怠！」9 此後，他的省克理念便出現了一個轉折。大致上說，蔣氏早年採取傳

統理學式的修養工夫，以日記寫作、靜坐與讀書等為主（如朱熹即主張「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10 受洗之後，蔣氏之修身在形式上則採基督教之禱告。「省克

記」一開始的部分即記載： 

公少秉母教，母教嚴，時時自儆惕，不敢少縱。少長，知先世有四勿居士，

而以「勿欺心」為首。及十九歲，從鄞顧清廉先生游，見顧先生治性理之

學，尤重變化氣質，益知省察、克治、存養之功，乃為人所必不可少者也。11 

由此可見自年輕時開始接觸的「性理之學」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蔣介石

在 1930 年代受洗為基督教徒之後，又將理學工夫與基督教徒堅信上帝啟示的「靈

修」結合在一起。12 他強調從「宗教的靈性、精神的修持和思維的追索」來建

立「對宗教的信心」，13 這時禱告開始成為蔣氏省克生活的重要部分。1945 年 4
月 1 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本日為耶蘇復活節，朝午夕禱告五、六次，耶蘇神

靈復現於吾前，殊為驚喜。」14 總之，在蔣介石一生中，靜坐與禱告並行，而

                            
9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0 年 10 月 24 日，頁 48。 
10 朱子的想法見：「人若於日間閑言語省得一兩句，閑人客省見得一兩人，也濟事。若渾身都在

鬧場中，如何讀得書！人若逐日無事，有見成飯喫，用半日靜坐，半日讀書，如此一二年，何

患不進！」見黎靖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類》（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第 116
卷，「郭德元告行」條，頁 2806。 

1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15 年，頁 1。 
12 「靈修」指基督教信徒於生活中融入《聖經》的教導及對神的體驗，以深化上帝與人之間的關

係。靈修的活動包括閱讀《聖經》、默想《聖經》、祈禱、禁食、唱聖詩等。 
13 秦孝儀編著，《先總統蔣公嘉言總輯》（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年），

頁 46。 
1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丹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5 年 4 月 1 日。有趣的是蔣

氏在日記中本來寫「耶蘇神靈復現於吾身」，後來覺得「身」字不妥，改為「前。」秦孝儀曾

提及蔣介石對宗教信仰之虔誠，他說：「蔣先生一大早起床便開始禱告，在走廊上背誦聖經、

聖詠，背完後將小帽脫下，向東方一鞠躬，虔誠到這個程度。一年中有三天，不過中午不見任

何人，這三天一定與蔣夫人一塊兒禱告。這三天就是耶穌受難日，他自己的生日也就是母親受

難日，還有就是王太夫人的忌日。」見陸寶千，〈蔣中正先生對王陽明與基督教之綰合〉，收

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論集編輯委員會編輯，《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論集》，

頁 186，秦孝儀先生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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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來不曾感覺到兩者之間的衝突。15 

然而如進一步分析理學與基督教對蔣氏的影響，我們將發現蔣氏的自我反省

雖在形式上結合了理學與基督教，其理論基礎仍是傳統的宋明理學，而不在基督

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

察，他採取吳百益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16 一書中的說法，認為蔣氏的省克活動是承襲傳統中國「自訟」

的做法。17 這一種自我批判雖然是憑藉本身所寫的文字，發抒內心的自我聲音，

但卻是從外在的觀點（或說外部審判者的聲音）來批評自己。這一種方式與西方

大多數日記從內在深沉的罪惡感來作自我批判，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比。18 的確，

如果我們參考王汎森有關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記」的研究，可以發現這一傳

統雖受到通俗宗教「功過格」觀念的影響，卻仍屬於儒家正統的修身方式之一。

這尤其展現在中國士人對於「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傳統佛、道教均有拔除罪

惡的方式，功過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計算，然而，晚明以來士人的修身日

記卻缺乏「罪的拔除」的儀式性安排，這使得士人依賴日記修身並無法獲得罪惡

感的抒解，因而使罪過永遠跟著自己，而必須做永無止境的反省。19 這也是墨

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討論宋明理學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時，談到中國士

人有難以消解的「待罪倫理」（probationary ethic）。20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顯

                            
15 楚崧秋在擔任蔣介石祕書期間（1954-1958）曾觀察蔣氏作息，他說蔣介石早晚均「靜坐默禱」，

見呂芳上、黃克武訪問，楚崧秋口述，《楚崧秋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01 年），頁 64-65。 
16 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共產黨員謝覺哉曾寫過〈六十自訟〉來嚴格批判自己，對自訟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他說自訟是

在個人的靈魂深處設立一個「特殊法庭」，自己既當「被告」，又當「律師」，也當「法官」，

是自己跟自己打官司。謝覺哉，〈六十自訟〉，《謝覺哉文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580-584。 

18  Andrew Natha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An Online Review at the New Republic, 
http://www.tnr.com/book/review/chiang-kai-shek-pakula-taylor.（2011/6/16 點閱） 

19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晚明清初思想十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182-185。 

20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the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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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跟隨著此一傳統。換言之，如果借用 Wolfram Eberhard 在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一書中的說法，21 在蔣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終未

能完全改變、轉化從宋明理學而來的「恥感」。「雪恥」（意指消除外人給你的羞

辱），成為蔣氏日記中最常看到的用語，而在蔣氏著作中幾乎看不到他強調基督

教「原罪」的觀念，並非偶然。 

蔣氏的「恥感」來自一種自我的責任感，而此種責任感主要源自於「天地父

母生我」與「總理期我」兩大原因。其中，為了報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

尤其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22 蔣介石將不孝與「恥」相結合，最清楚地表現在

1934 年 2 月 19 日的日記之上，他在「雪恥」一欄中寫到：「不能盡孝於親，為

一生最大之恥辱。」23 可見蔣介石省過的基礎在於儒家的孝道觀念，是以個人

透過父母與宇宙連結所產生的責任感與宗教感，來力求消除自身之缺點。24 這
樣的想法無疑地屬於傳統儒家式的修身。在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蔣介石在《蘇俄

在中國──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一書中所寫過的一個短序。這本書英文版的副

標題即是《七十自述》（A Summing-up at Seventy）。1956 年 12 月 1 日，蔣介石寫

到： 

歲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婦結婚三十年

紀念。我夫婦於此共同檢討已往之工作。其間最感惶恐而不能安於心者，

就是對我二位先慈報國救民之遺訓未能實現其一二。迄今大陸沉淪，收復

有待，人民呼援日益迫切，其將何以慰國人喁喁之望，而報慈親鞠育之恩？

茲將所著《蘇俄在中國》之手稿首獻於二位先慈蔣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

                            
21 Wolfram Eberhard,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22 有關蔣介石的「戀母情結」與以不孝自遣的詳細描述，請參見王奇生，〈蔣介石的親情〉，收

入呂芳上策劃、導讀，《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北：時報出版社，2011 年），頁

18-25。 
2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4 年 12 月 19 日。 
24 中國思想傳統中一直有「至孝能感通天地神明」、「不孝遭惡報」等觀念，由此可見「孝」所

具有的宗教感。呂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北：聯經出版

公司，2011 年），頁 4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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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靈前，自矢其不敢有負遺訓，勉為毋忝所生而已。 中正敬誌。25 

12 月 7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提到：「後天即為先慈九十三歲誕辰，將如何紀念，

惟有以《蘇俄在中國──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奉獻於靈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

補償我不孝之罪耶！」26 由此可見，擔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蔣氏不斷自我

檢討的原動力。 

他常常閱讀《孝經》也與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他在 1934 年 5
月 13 日寫道：「晚誦《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27 
又如 6 月 14 日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寫《孝經》開宗明義章，曰：「甚思遺

留後人，使其孝弟立業，以補吾過也。」28 1937 年 2 月 11 日，在溫讀《孝經》

之後，他又記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29 1943 年

7 月 4 日亦曾寫道「本週誦讀《孝經》，更有心得，可見經書在晚年誦讀，更能

領會聖人作書之要旨也。」30 由此可見，孝是蔣介石思想中的一個核心觀念，

並影響到他的省克生活。 

蔣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礎雖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來自基督教的影響。對蔣

氏來說，基督教雖未能使他產生一種類似西方式的「罪感」（即「原罪意識」），

卻對他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幫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煉。首先是使他能夠面對橫

逆、困境而能堅忍不拔，這一點與《孟子・告子下》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的精神是配合的。1935 年 3 月，蔣介石在這一個月中幾乎每天都抄寫《聖經》

保羅之言，藉此鼓舞自己。例如他曾抄寫「無論是患難困苦逼迫飢餓赤貧危險刀

劍槍砲，皆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心。」31 1943 年，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他每日

晚禱之前，都會閱讀考門夫人所編的基督教見證選集《荒漠甘泉》。這一本書的

                            
25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年經歷紀要》（臺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年），

書首插圖。 
2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56 年 12 月 7 日。 
27 高素蘭等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 26 冊（臺北：國史館，2003 年），頁

74。 
2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1934 年 6 月 14 日，頁 67。 
29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1937 年 2 月 11 日，頁 106。 
30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1943 年 7 月 4 日，頁 299。 
3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1935 年 3 月 3 日，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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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調是：約拿的信息（the message of Jonah），32 鼓勵人們在面對災禍、悲劇、

侮辱和失敗之時都應該堅忍不拔。蔣介石在鼓舞人心的信息與故事旁，用筆寫下

自己的感想。33 這種將挫折視為是上帝對成就事業者所做之考驗，是蔣介石自

《聖經》中所得到最重要的啟示之一。 

基督教的第二點重要影響是讓他重新思考「人定勝天」的原則，此一想法可

能與近代嚴復譯、赫胥黎著之《天演論》，鼓舞人們在物競天擇的世界中發憤圖

強之意念有關係。蔣介石於 1930 年之前的日記中常常寫下「人定勝天」，如 1930
年 1 月 1 日：「早起，記雪恥之道，曰：『立志養氣，立品修行，人定勝天』。自

是日始，每日書此三語以自儆。」34 後來，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後，卻不再書

寫此四字。換言之，蔣氏過去「戡天役物」的豪情，在基督教影響之下轉為對上

帝的崇敬與接受上帝之啟示。35 不過蔣氏企圖成為「完人」、「聖人」、「豪傑」

的道德理想並未完全被泯除，儒家成聖成賢的觀念仍深植其心，並與接受上帝之

啟示的想法相融合在一起。總之，蔣氏省克思想的基礎是儒家孝道觀念與基督教

靈修，這樣的想法使他努力接受上帝的啟示，不斷改善自己，冀望能夠成聖成賢

而毋忝所生。 

叁、蔣氏省克生活之實踐──反省內容 

在理學與基督教的雙重教誨之下，蔣介石幾乎每日都進行對於個人道德、知

識缺失的反省活動。他所反省的對象首先是生活舉止、個性脾氣與情欲發抒等方

面缺失；其次則包括知識不足、處事不當等。蔣氏一生都不斷試圖與個人的種種

                            
32 中譯本譯為「約伯的啟示」（the message of Job）與原文有出入。實際上聖經中有〈約伯記〉

與〈約拿書〉，兩者為不同篇章，原文應指後者。見陶涵著，林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的奮鬥》（臺北：時報出版社，2010 年），頁 291。 
33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0 
3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0 年 1 月 1 日，頁 35。 
35 蔣介石晚年似乎能將人定勝天與上帝指示結合起來。1972 年 6 月 29 日的日記中寫到：「人定

勝天之理，只要人能依照真理，自強不息去行，上帝必能感應成全也。」《蔣介石日記》（手

稿本），1972 年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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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對抗，期望能成為一個聖賢。1931 年 3 月 21 日，他曾感嘆地說：「憶少時

聞人稱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學術，周公文武之事業，常自思念，可惜已前有古

人矣，否則，此學術，此事業，由我而始，豈不壯哉！常存不能做自古以來第一

聖賢豪傑之歎」，36 由此可見透過自我反省，而希望能夠成為聖賢、豪傑之志向

長存其心。 

蔣介石常常檢討的第一類型過錯是個人生活習慣與個性方面的問題。其一是

懶惰。他常常擔心自己因失眠而晚起，或睡過了頭（他稱為「濡滯」）。在「省克

記」之中，反省這方面之缺失的材料甚多： 

因病不能如常早起，自責曰：「懷安偷惰，以待來年，德業其能長進

乎！」37 
三日晨，為友人催醒起床，甚惶歉，曰：「誓此後至遲六時起床。」38 
晨起較晏，來賓已滿座矣，因甚歉惶，曰：「以後應早起，不得少渝[逾]

六時起牀之常規也！」39 

為了能有規律的生活，蔣氏決定每日都應該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六時起床。對蔣

介石來說，無法安眠或是體力漸衰，或是因修養不到家，而使諸事煩心、心神有

愧所致，故應儘量避免。1943 年 5 月 19 日，戰事正急之時，他寫到：「內外危

急，余能夜間酣睡，天君泰然，蓋已盡其在我，至於成敗得失，聽之於天，此修

養已有進步乎？」40 可見對蔣介石來說睡眠與心性修養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此外，蔣介石也擔心夜晚失眠將是一個凶兆，或是代表心神衰退，或是顯示

禍患將至。1940 年他到廣西柳州柳江羊角山，準備在此召開「桂南會戰檢討會」，

這時，日軍獲得情報派飛機來轟炸，使他險遭不測。這段期間，他有兩週的時間

幾乎天天失眠： 

昨夜失眠，直至今晨四時以後，方得睡去，然未到五時半又醒，為從

                            
36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1 年 3 月 21 日，頁 51。 
37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6 年 11 月 1 日，頁 11-12。 
3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6 年 11 月 3 日，頁 11-12。 
39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7 年 12 月 15 日，頁 19。 
40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3 年 5 月 19 日，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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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未有也，豈體力心神已衰退至此乎？抑為禍患之預兆乎？可不敬畏自

制以免天罰乎？41 
十日來之失眠不安，其或即今日被炸禍患之預兆乎？天之未喪斯文

也，倭寇其如予何，雖然，今日之危，間不容髮，余生平行動太大意，應

切戒之！42 

兩週以來，惟昨夜睡足六小時，失眠之症，從此或能脫卻乎？勉之！43 

蔣介石檢討的第二種生活上的過錯是舉止失態，或因驕矜、暴戾與急躁而發

怒罵人（如「暴怒形諸口舌」、「擲杯撕卷」），甚至動手打人。第三種過錯是奢侈

無度與好名之念。第四種是情欲方面的困擾，包括思邪心蕩、狹邪之行、手淫等。

蔣氏在 1918 年 12 月 30 日的日記中記載：「近日朝醒，色念甚濃。」1919 年的

日記中提到自己「荒淫無度」、「淫欲難制」、「邪僻又起」；1919-1920 年的日記中

更是反覆地記載有關放縱與自制的糾纏，「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

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

（1920.8.7）。44 關於色欲方面的問題，在蔣氏與宋美齡結婚之後似乎較為收斂，

大約在 47、48 歲之後，色欲即不再是困擾著他的嚴重問題（如 1935 年 2 月 2 日，

他曾說「色慾漸減，修養到不動心地步，自信可能也。」45 1935 年 12 月 31 日

「本身性質之變化，形而上者為多，忍耐公正，日有增進，躁急雖未全改，而私

慾色慾，已滅絕矣。」46 

除了個人修養方面的過錯之外，他亦反省自己知識不足、用人處事之不當與

戰事失敗等。1948-1949 年之際，因國共內戰失敗、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此時

                            
4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0 年 2 月 19 日，頁 166 
42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0 年 2 月 22 日，頁 166-167。 
4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0 年 2 月 26 日，頁 167。 
44 楊天石，〈宋明道學與蔣介石早年的個人修身〉，《楊天石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頁 284、290-291。 
4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5 年 2 月 2 日，頁 93。 
46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5 年 12 月 31 日，頁 104。有關蔣介石

日記中記載好色、好名、打人等過錯，可參考楊天石的〈宋明道學與蔣介石早年的個人修身〉，

《楊天石文集》，頁 284-302。不過楊氏所謂蔣介石「中世紀的修養方法，無法完全適應近、

現代的社會生活」之點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認為蔣氏修養有成功的一面，是了解其功業的一

個關鍵因素。 



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省克生活 

-57- 

蔣介石反覆反省的問題是為何剿匪失敗，又為何使大陸淪陷。例如，在 1948 年

1 月的日記中，他檢討剿匪失敗的原因，約有以下數點： 

過去剿匪之所以失敗者，其原因多半為：一、疏忽大意，不明匪情。二、

急舉輕進，被匪所算。今後剿匪要領，要以偵察研究周到，準備謀定後動，

尤以不輕進不輕退，多置第二線兵團與預備隊為要領。蓋匪之實力不大，

而且已到其最大限度，只要我國軍不為其所敗，而反予之補充養大，則各

種條件我皆優勝於匪，只要假以時日，不難就殲，何必求速也。47 

此外，蔣介石針對 1949 年山河色變的挫敗，曾在私下與公共場合，進行多方面

的檢討，其中軍事方面包括國軍在組織、宣傳、諜報戰等方面不如共軍；黨務方

面包括國民黨派系傾軋、黨紀敗壞（如幹部腐化墮落）、不能貫徹總理遺教等；

以及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而開始全面的改造。48 整體而言，他所反省

的過錯主要是儒家傳統之中所謂「尊德行」、「道問學」與「經世」等三方面的個

人表現。 

肆、蔣氏省克生活之實踐──記憶與省克 

上述的各種過錯是蔣介石每日反省的對象。為了能改正這些缺點，蔣介石常

常「靜坐省過」、做「朝課」與「晚課」、禱告等來自我檢討，並利用傳統「功過

格」的方式將自己所犯的錯誤予以記過，來作自我警惕。蔣氏在日記之中常常會

規劃「課程表」，每日早上 6-8 時即是「朝課」時間，其內容包括體操、讀經、

靜坐、禱告等四項。49 同時，每日的日記有「雪恥」一欄，記載當日最重要的

注意事項。對他而言，雪恥即是對於過錯的反省，也是自我追求道德提升的重要

                            
4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 年 1 月 21 日。 
48 呂芳上，〈痛定思痛──戰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1947-1950）〉，收入《一九四九年：

中國關鍵年代學術討論會論文集》（臺北：國史館，2000 年）；劉維開，〈蔣中正對 1949 年

失敗的檢討──以演講為中心的探討〉，《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報》，第 29 期（2008 年），

頁 85-125。 
49 例如 1945 年 6 月 30 日日記之後「本月反省錄」之中即有「秋季課程表」。參見《蔣介石日記》

（手稿本），1945 年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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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為達成有效的自我反省，蔣介石仰賴一套特殊的記憶術，一而再、再而三地

來提醒自己，要吸取失敗經驗以悔過自新。這方面的作法不但源自儒家以日記、

鈔書來修身的傳統背景，也很可能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在基督教中記憶是悔罪傳

統中相當關鍵的一部分，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即擅長記憶術，撰有《記法》

一書，他教導中國士大夫建立一所「記憶之宮殿」來悔罪反省、充實知識，而有

名於時。50 

蔣介石的運用記憶術來省過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勤寫日記：他長期維持日記書寫的習慣，並要求屬下以不同形式摘錄、抄寫、

整理其內容以備隨時參考。蔣介石不但在《日記》之中記載自己的過錯與悔

悟的細節，並在一定期間（每星期、每月、每年都要做回顧性的反省）還會

加以整理、審閱。如「是日公擬將作一文，曰：擬將去年經過之錯誤與缺點

敍述一篇，以為今年之借鏡補過之資」、51 「朝課後審閱舊日記。」52 蔣介

石還規定自己，「以後當日記治軍、用人、看書三者各一則，以自課也。」53 
對他來說，《日記》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不記日記就是一件很嚴重的過錯。

1928 年 9 月 14 日，他寫到：「不記日記已有十日，如此弛懈荒落，尚何論

雪恥？更何論革命？」繼而「搥胸自責良久」，並「補記之。」54 蔣介石還

鼓勵軍校學生效法以日記省過的作法，「誥誡軍校第三期畢業生，關於省察

之方，曰：『各位關於自己在校歷史，要從頭回想，未進校前，曾做何事？

進校後又做何事？前之思想、習慣、行動如何？後又如何？一一筆記之，暇

時取觀，最得警悟之方！如見有思想、習慣、行動不是處，即改之；若過且

過，苟且敷衍，為人無根據，無把握，其必潦倒一生，無所成矣！』」55 總
之，對蔣氏來說，撰寫日記最重要的目的即是為了自我反省。 

                            
50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8), pp. 1-23. 
5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0 年 1 月 5 日。 
5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52 年 6 月 30 日。 
5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9 年 1 月 14 日，頁 31。 
5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8 年 9 月 14 日，頁 28。 
5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6 年 1 月 11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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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覆閱讀日記：蔣介石認為日記不但須日日書寫，且需要反覆閱讀。對他來

說，閱讀自己的日記甚至要比觀覽其他史書更有價值。1951 年的總反省中，

他提到：「本年修養與學業自覺無進步而且漸有倒退之象，對於過去之妄念

邪思亦時起時落，未能消除盡淨，殊足慚愧，寸心內疚無已，應切戒之。腿

痛雖痊而目疾閃光始終未愈，但舊日記自卅三年至卅七年各冊皆已審閱完

畢，可說最有補益於我，此比閱覽任何歷史所不能得者。」56 
三、 靜坐默禱，或抄寫、背誦聖賢與經典之佳句與《聖經》的篇章：例如 1917

至 1918 年間，他每晚默唸以下的句子，「近三年來，每晚靜坐時所默念以自

儆者：一、孟子養氣章；二、曾文正主靜箴；三、緜緜穆穆之條；四、研幾

之條；五、一陽初動，萬物資始之條；六、靈明無著之條。」；「民國七年，

公年三十二，是年每晚靜坐默念自儆者：一、萬象森然，沖漠無朕；二、去

人欲，存天理；三、心體、意動、致知、格物四句要訣；四、靜坐收心之條；

五、紛雜思慮之條。」57 1949 年 10 月 6 日，蔣介石面對美國公布白皮書等

困境，他以默唸聖人箴言來自我勉勵：「余自八月初受艾其生白皮書之侮蔑，

九月間復遭康納利在其議會之污蔑可謂極人也未有之枉屈與侮辱。余惟有以

自反來接受其誣陷，毫不予之計較。此乃每日朝餐默誦『不愧不作』與『自

反而縮』、『何憂何懼』箴言之效歟？」58 
四、 作曲唱歌：在這方面有幾條史料，1928 年 11 月 21 日，「晨六時，船過懷遠，

起牀四眺，念及濟南慘案，因作歌曰：『五月三日是國仇，國亡豈許你悠游？

驕傲懶惰無廉恥，不懼大禍來臨頭！親愛精誠，團結一致，共同來奮鬥！革

命革命，犧牲犧牲，黑鐵赤血，求我國家獨立平等又自由！獨立！平等！中

華民國真自由』！又曰：『北伐雖完，志未酬，男兒壯志報國仇，革命革命

報國仇，國仇未報死不休！』歌畢，曰：『苟不以此自勉勉人，非夫也』！」59

此外，蔣介石喜歡唱岳飛作詞的〈滿江紅〉以自勉。60 
                            
5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四十年總反省錄」，1951 年 12 月 31 日。 
57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17-1918，頁 1-2。 
5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9 年 10 月 6 日。 
59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8 年 11 月 21 日，頁 30。 
60 在「學記」中曾紀錄蔣介石於 1936 年 8 月 30 日：「誦岳武穆滿江紅詞，記曰：待從頭，收拾

舊山河，朝天闕，每誦此言，未有不慄之危懼，深恐不能勝任也。」黃自進、潘光哲編，《蔣

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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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立座右銘：蔣介石常作箴自儆或做對聯，有時並請總理書寫置於座右。例

如，「民國八年，公年三十三，是年公益嚴克制，凡事必自反，勇於改過。

書選己德性之所欠缺者四字，曰：『靜敬澹一』。乞總理書之，并自為文加以

說明，揭於座右。」61（見附圖）此後，這四個字（或作「靜敬澹定」）成為

蔣介石自省時非常重要的警語。又如，「民國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春初，

在福州軍幕，作箴自儆曰：『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遇惡滿身，

曷不痛矣？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62「記六語以自勵，曰：立

志養氣，求才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慾，務實求真。」63 在
對聯方面，蔣介石曾撰寫過幾個非常有名的對聯。1923 年「游鼓山時，嘗

撰一聯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返上海，請總理書之。又自撰二聯，

其一，曰：『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其二，曰：『窮理於事物

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亦請總理書而懸諸座右，以自儆焉。」64 
此外，最為人熟知的對聯還有「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

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65、「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寫於 1972 年）等。 

 

 

六、 旁人提醒、規勸：蔣介石身邊的侍從人員、部屬偶爾會提醒他一些應注意之

事，但真正能規勸他的人可能只有宋美齡。1930 年 12 月 9 日，蔣在日記中

提到他身邊無論愛他或怕他的人都想利用他，而「誠意愛輔我者」只有他的

                            
6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19 年，頁 2。 
62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3 年，頁 3。 
6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7 年 1 月 4 日，頁 12。 
6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3 年，頁 3。 
65 蔣介石於 1936 年 2 月 14 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青年為學與立業之道〉中提到此句話。見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年），

演講，卷 14，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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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宋美齡。66 他在日記中常會提到「美妹規我」，然有時亦記載兩人吵架，

顯示蔣介石不願接受她的看法。67 

伍、夙夜匪懈──蔣氏的省克生活與夢境 

蔣介石除了靠記憶術來自省之外，夢境也與自我反省有關係。這反映出蔣氏

對於夢境的看法，對他來說，睡眠與夢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應該予以管制。誠

如上述，他認為失眠就是修養不夠的表現，同樣地，晚上做惡夢也是智德不足的

反映。因此，在起床之後皆需立刻檢點。例如：「晨起言曰：心神不安，夢魘號

乘，自反不縮，能無愧怍！」68「九日晨起，曰：昨夜夢中驚覺，念及軍隊散漫，

國家雜亂，一至於此，不禁為之汗出沾枕！嗚呼！此由余智德不足，事事不能澈

底，所以陷害國家也，能不悔悟奮發乎！」69「夜之所夢，必為日之所思，所思

未能誠正，而且有目下之趨勢，此人生之至危也，應如何戒懼而改之！」70 蔣
氏所反省的不只是自責式的夢境，還有先輩之教誨與具督促性質的夢境。例如，

他曾夢到孫中山與廖仲愷等革命前輩，表示他一直掛念著總理對他的期許：「昨

夜夢見總理與廖仲愷，一如生時討論革命方略，總理意亟欲收復南京，余告以軍

事準備未成，尚需略待也。」71 

除了針對現實人事與先人期許的反省外，蔣介石還有一些近似預言式的夢

境，很值得注意。例如，他認為有些夢境的出現代表治國失誤之警訊，應予以警

惕。如 1951 年 2 月 8 日，他在午覺時做了一個夢，醒來後加以解釋，認為是空

                            
66 「此次全會以後，益感人心險詐惡劣，畏我者固為我敵，愛我者亦為我敵，必欲我皆為其利用

而後快心，稍拂其意則妒忌交至，怨恨並來。政治社會之卑污毒狠如此，豈我所能堪哉。遁世

既不可能，則惟有另辟途徑，獨善其身，而使若輩自爭以還我清白之體。誠意愛輔我者，惟妻

一人。」參見《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0 年 12 月 9 日。 
67 有關宋美齡對蔣介石之規諫與勸誡與兩人齟齬，參見羅敏，〈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收入

呂芳上策劃、導讀，《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 70-73。 
6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27 年 7 月 9 日，頁 17。 
69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33 年 10 月 9 日，頁 81。 
70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3 年 4 月 9 日，頁 231。 
7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年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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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逃機事件之兆： 

午睡時，忽聞有聲稱「沒有什麼被他們拿去，天公就快要亮了」，醒

後乃覺是夢，心異。約見周至柔，命令其截留敵之遊船藥品時，不料其報

告謂上午有劉榮廷者偷開驅逐機逃逸無蹤，但其留有六函說明決不投匪，

而去另一國家反共云。殊為駭異，乃悟午夢之兆，其第一語印為此耳，但

心仍不安之至。 
（昨）就寢為逃機事終夜未得安眠，如為友邦發覺，何以見人。至柔

自私之害非甚少也。未知其果能因此覺悟革心乎！（朝）以逃機事告妻，

妻覺默禱時現象光明，此事不致擴大慰之，余等以午夢之意告之。與經兒

商談空軍總部整頓方針……與至柔商討整頓空軍辦法，並加訓誡。接至柔

電稱逃機已在琉球為美軍扣留並其願以極密方式，將人機皆歸還於我，不

經外交手續。此乃麥帥以至誠待我之表示，如為其國務院所知，則美必以

此為不援我之藉口矣。72 

此外有些夢境則是上帝保佑的象徵或為事業成功之佳兆。例如，「夢中有老

人在余頭上抹油，惡其無禮，醒後思之，此乃耶和華佑予之兆也」；73 「夜夢渡

過危橋，到達彼岸，此為近來所未有之佳兆也，應益勉之！」74 「今晨初醒之前，

夢斬長蛇，分為數段，猶見其能活動，本歸於死；最初另見一人，甚魁梧，活動

甚力，不易捕捉，最後為余所獲，其量甚重，努力提視，乃知其為傀儡，余即棄

擲於地，醒後頗以為奇，此或倭寇與傀儡，今年必敗之朕兆乎？余當益自勉焉！」75

這一個夢可能源自《史記・高祖本紀》所記載劉邦醉斬白蛇的故事，象徵蔣氏的

帝王氣魄與力戰日軍的企圖。 

此外，還有兩則顯示未來太平康樂與共毛必滅的夢境： 

今晨醒後又夢入故鄉，見當舖門前溪水陡漲，然其勢甚平。泳者由南

北歸向余而來，帆船四五前後出現，乃為水漲勢平，一片太平康樂之景象

                            
7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51 年 2 月 8-9 日。 
7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0 年 8 月 18 日。 
7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1 年 2 月 10 日，頁 184。 
7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省克記》，1943 年 2 月 5 日，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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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76 
昨夜夢獨駕輕舟，操縱自如，安登彼岸。登陸之前在舟中見有毛蟲一

尾，其形短而粗，余惡之以足踐踏之，陷於他物之中，狀似已斃，即使不

斃，當亦已負重傷不能復起作祟矣！此或上帝佑我中華，示我以共毛必滅

之預兆乎！77 

1969 年的夢境則指向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將能順利達成，「夢見一個瘦弱老人，

囑咐兩個青年兒子，約他到寓中會面。老人對他說：『你三年之內必定成功』。邊

說邊走出門去。」78 

對蔣介石來說，惡夢代表了自身道德的缺失，或是無法平心靜氣來面對困

境，故需要加強反省。另一方面，好夢則成為他在總理或上帝的庇佑之下，努力

實現理想的鼓勵。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夢境的仔細記載顯示他自我省克的範疇

不但包括白天有意識之下的種種作為，也包括夜晚（或許無意識或潛意識）作夢

時心中的恐懼與期待。 

陸、結語 

從蔣介石的日記，以及從日記中抄錄出「省克記」等史料，我們可以了解蔣

介石以「朝課」、「晚課」來作自我反省是他日常生活之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整

體觀之，蔣氏的省克生活具有以下的特點：第一、蔣介石省克思想之淵源是宋明

理學修身工夫與基督教靈修結合而成的一種理念。此一想法使蔣氏對自身過錯有

強烈自責，並企圖改正過失，以符合父母、總理之期許，並跟隨著上帝之指示。

第二、蔣氏省克之理論雖結合了理學與基督教，然主要是以「孝」為基礎的「恥

感」，而非基督教中的「罪感」。換言之，基督教最核心的「原罪觀念」並未對蔣

                            
7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 年 9 月 16 日。 
7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年 3 月 15 日。將毛澤東說成是一條小毛蟲在《蔣介石日記》

中還有其他的例子。如 1968 年 7 月，他記了：「毛賊東、小賤種就是這條小毛蟲。」轉引自

呂芳上，〈一宿雖有哭泣 晨起便必歡呼──蔣中正日記反映的「失敗文化」〉（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2011 年 6 月 27-29 日）。 
7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69 年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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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有深刻的影響。三、他所反省的內容包括日間的行為舉止，以及夜間睡眠時之

夢境。夢境對他來說是日間思慮的結果、是未來的徵兆，也是神啟的表現。四、

蔣介石發展出一套很細緻而有效的記憶術，尤其環繞著日記書寫與反覆閱讀日記

之內容，來作為省過、悔悟的方法。上述這一套方法使蔣氏有效地管理自我之身

體與行為。 

上述的認識如何幫助我們給予蔣介石一個更適切的評價呢？在中國近代史

上蔣介石一直是一個評價懸殊的歷史人物，或是尊為完人、或是貶為獨夫。這兩

種評價顯然都與事實不盡相同。的確，蔣介石不是完人，很多人都指出蔣氏有許

多的缺點，包括能力不足、脾氣暴烈、性格頑固、拙於反省等，因而導致許多重

大的挫敗。例如徐復觀在 1956 年蔣氏七秩大壽前，曾應《自由中國》寫了一篇

祝壽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79 文中指出： 

政治地位太高、權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礙他與客觀環境

事物作平等底接觸（在平等接觸中，始能瞭解客觀事物），于是常常僅根

據自己的直覺慾望來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權力自身所發生的直接刺

激反應，誤會為自己意志在客觀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于是頑固代替

了堅強，經常陷入于與客觀事物相對立不下的狀態，……而蔣公自身似乎

也不曾跳出這種格局。80 

上述的觀察顯示蔣氏因地位太高，無法接觸客觀事物而作「平等底接觸」，因而

形成了頑固而不知反省的個性。此一觀察固然有其價值，顯示出其他人所觀察到

的蔣介石；不過我們不應忽略，蔣介石也有努力反省、力求改過的一面。從「省

克記」的材料可見，蔣介石是一個具有反省能力、道德感很深，且責任心很重之

人。他不斷地面對自身道德、知識與事功方面可能有的缺失，而力求改進。此一

人格特質與思想傾向成為蔣介石能成就一生事業的重要因素。我們如果想要公允

地評價蔣介石一生的功過，必須同時考量其缺點與長處，而這兩方面不必然是矛

盾的。 

                            
79 徐復觀，〈我所了解的蔣總統的一面〉，《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9 期（1956 年 11 月 1 日），

頁 669。 
80 徐復觀，〈我所了解的蔣總統的一面〉，頁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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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也反映出他對於倫理與宗教的重視。並對 1949 年之後，

以傳統的「倫理」來搭配五四運動所揭櫫的「民主」與「科學」，作為中華民國

國家建構之基礎有深遠的影響。1949 年之後的中華民國不但在教育上強調以人

文精神為主的傳統倫理道德，也在社會生活上給予各種宗教活動一定的滋長空

間。1960 年代中期蔣介石又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來對抗中國大陸的文化

大革命。此一文化復興運動不但強調「內修自律的工夫」，而且「把倫理道德涵

泳於日常生活教育之中」，以使每一個人「自進於正人君子之域。」81 這些政策

都與蔣介石個人的想法和作法相互配合。 

蔣氏此一思想傾向不但源於梁啟超所開創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調適傳

統」，82 同時也與 1950 年代以後的新儒家思想有親近性。港臺新儒家如唐君毅、

牟宗三與錢穆等人，支持蔣氏的反共理念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政策，即源自雙

方在思想上的親近性。綜上所述，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不但表現出以傳統理學為基

礎，並加進中國與日本近代的陽明學，以及基督教信仰而摶成的思想特徵，更反

映出 1949 年之後他以「繼往開來」之精神，強調倫理、民主與科學三者作為治

國基調的思想基礎。 

                            
81 蔣中正，〈國父一百晉三誕辰暨文化復興節紀念大會致詞〉，《中華文化之復興》（臺北：教

育部文化局，1971 年），頁 133。 
82 參閱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梁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06 年［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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